
第一章 充滿香氣的他

皎潔的月光灑落，在漫山遍野的草木中，忽然綻開一叢火焰般的紅。

紅玫瑰在風中輕輕搖擺，香氣漸漸凝聚，一個穿著紅衣的高大男子憑空出現在玫

瑰旁，他抬頭看了看天空，邁開步伐。

隨著他走過，衣襬拂過，玫瑰帶刺的枝條急速生長，紅色迅速的蔓延開來，似乎

要燒光整個山頭。

草木沙沙，彷彿在交流山上的異樣，沉睡的動物也被濃烈的香氣擾醒，在暗處窺

看著他，而他來到了觀景台邊，眺望著燈火輝煌的人類都市。

「這麼熱鬧，應該不愁找不到食物吧。」

隨著他的聲音被風吹散，身影也散開在夜色之中，只留下一片盛開的玫瑰花海，

還有散不去的令人沉醉的芬芳。

今天電視新聞裡不分時段重複播放著兩則消息——

第一個是國內最大的傳媒集團高氏集團在收購 wisdom 新聞網之前，大張旗鼓的

無預警宣佈，高氏集團總經理高宰賓與 wisdom 新聞網創辦人的千金韓智孝結婚，

豪門聯姻，萬眾矚目。

另一則是陽明山半夜忽然開了一里的紅色玫瑰花，引起人潮圍觀，大家紛紛拍照

打卡。

最後一則無關緊要的氣象訊息緊隨其後，三月二十五號，今年台北短暫而溫暖的

春天開始了。

齊嘉倪和編輯墨莉從黑色轎車鑽出來，齊嘉倪臉色鐵青的站在車門旁，就好像她

腳下踩著兩根鐵釘，不過她那雙十二公分高的細跟 Louboutin 跟鐵釘也區別不大。 
她握著墨莉的手，手心一片冰涼。

墨莉不動聲色地告訴她，「笑一笑，隨時隨地都有人舉著手機在拍，跟妳說了這

件裙子尺寸太小，妳偏不信。」

齊嘉倪緩慢鬆開握住墨莉的那隻手，朝望向她的人淺笑，一邊脫掉黑色的外套，

一襲正紅色的合身長裙將她曼妙的身材盡現無遺。

「為了今天我餓了三天，就是拔掉兩根肋骨我也要穿。」她埋怨似的看了一眼墨

莉，「誰讓妳不幫我借大一碼的禮服。」

墨莉本來想反唇相譏，但跟齊嘉倪四目相對，瞬間兩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於是

她沉默的接過外套。

「走吧，早一點進去說不定能跟高總說到話，這才是妳今天來的目的。」

齊嘉倪頓了頓，下一秒撥了緞子般柔順的黑髮，一個擺頭，氣場全開的朝前方走

去，明豔的讓周圍的人都忍不住朝她投注眼光，渾然沒有剛才被一身中看不中用

衣服給弄得快斷氣的狼狽。

當然了，其他人盯著她瞧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她很美，而是她有個響噹噹的頭

銜——羅曼史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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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她是最出鋒頭的羅曼史作家，網讚尼姑讀了她的小說都會原地還俗，

出版社得用愛馬仕的絲巾包裹她的書稿才夠尊重，只不過現在這串介紹後面都會

加上一個詞——以前！ 
齊嘉倪瞥見入口處一大幅男俊女美的新人婚紗照，看著新娘子的臉，她有些恍神，

直到前面拍照區媒體呼喊她的名字，她才將思緒拉回現實。 
台北 101 的四樓永遠高檔大氣，打從這棟百貨建成開始，世界級的頂級精品就在

這裡展示各種最新的衣衫鞋履，而這層樓也永遠不會跟擁擠、廉價、折扣等概念

沾上邊，彷彿這塊廣場是上帝偏愛的，在此獻上深情一吻，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

十年、二十年，這裡永遠都是信義區最奢華璀璨的一塊黃金地。 
就連國際企業品牌都難以輕易在這塊圓形廣場舉辦活動，高、韓兩家的結婚宴卻

辦在這裡，對於這種特權狀況，只要把高氏集團牽扯進來看就不會讓人意外了，

以高氏在國內的政商關係，如果高宰賓的爺爺高劍良想要在雪山隧道裡開一間燒

肉店，或者在市政府對面辦酒店 KTV，只要他有意圖就能實現。 
媒體記者舉著麥克風詢問齊嘉倪跟今天新人的關係，齊嘉倪想趁這個機會曝光一

下自己即將出版的新書，但媒體只問—— 
「妳跟韓智孝是大學同學對吧，那今天怎麼沒有作為伴娘出席呢？」 
「他們交往很久了嗎？韓智孝以前算不算是桃花很旺的女孩子？」 
唯一跟她作家身分相關的提問是—— 
「有沒有可能妳以他們的戀愛故事作為妳下一本書的靈感？」 
沒魚蝦也好，齊嘉倪決定趁這個機會推銷一下自己的作品，「其實我也很想寫新

的愛情故事，他們的……」 
齊嘉倪正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要把話講下去，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喧鬧還有快門聲

響起，一個穿著精緻、氣質宛如貴公子的年輕男子闖進她的視線，修得鋒利的眉

毛揚起，明顯是在挑釁她。 
如果以外貌來看，他就像是歐洲油畫裡面那些衣衫華麗的貴族少年，而他ARMANI
上衣領口那朵碩大的蝴蝶結襯得他在俊美中還帶了淘氣。 
但張愛玲是怎麼說的？「漂亮的男人更禁不起慣，往往有許多彎彎扭扭拐拐角角

心理不正常的地方。」 
眼前已經被媒體拱到自己身邊的年輕男子正符合這話，他就是韓家被慣壞的小祖

宗——韓光。 
「兩位作家看一下這邊，我們一起拍個照！」攝影大哥從後面喊，但齊嘉倪看見

更多的鏡頭明顯是對準韓光。 
韓光在臉上比了愛心，隨後皮笑肉不笑的悄聲說：「不錯嘛，打扮得人模人樣，

完全看不出來是過氣作家。」 
齊嘉倪亮著牙齒微笑，如果不是現場都是人，她真想像大野狼狠狠地往韓光細皮

嫩肉的臉頰咬下一塊肉，「這種場合出席得多也就習以為常了，你倒是特別打扮

了吧。」 
韓光在轉頭的時候朝齊嘉倪翻了一個嘲諷的白眼，對著鏡頭又是一副人畜無害的

Cr
esc
en
t



可愛模樣，記者興致勃勃地問韓光對姊姊結婚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也滿驚訝的，他們要結婚的訊息我不比你們早知道多少。」發出幾聲憨

憨的笑聲，韓光忽然看向齊嘉倪說：「也很高興今天我們的好朋友都來參與，像

是能跟『大前輩』嘉姊一起接受採訪，這是我們『小時候』絕對不敢想像的，真

的很榮幸。」 
齊嘉倪悄悄的在韓光腰上掐了一下，這一掐更怒了，這傢伙身上一絲贅肉都沒有，

對上他剛剛明裡暗裡對自己年紀的嘲諷，她內心已經吐了一升的血，自己才二十

九，可是要穿進去一件漂亮衣服還得斷食三天，悲！ 
韓光消遣夠了一溜煙就跑，齊嘉倪也還沒機會說到未來新書重點市議員就到了，

她感覺沒意思的擺了兩個動作，隨後離開媒體區，依照座位表來到裝飾了紅玫瑰

的桌前入席。 
 
 
新娘房裡，兩個人正在說話，內容卻有點古怪。 
「妳確定妳的計畫行得通嗎？付出的代價這麼龐大，萬一失敗了妳就是標準的人

財兩失哦。」說話的男人穿著白色西裝外套，眼睛笑瞇著沒有絲毫的擔憂神色，

跟話語完全不符。 
「楚華素，這就不用你擔心了，你只需要完成我要求的事情就好。」韓智孝拿起

化妝台上的流蘇鑽石耳環戴上，她看著鏡子的表情全然不像是半小時後就要上台

的新人，陰沉得像是慷慨赴義的死士。「而且我實在不覺得愛情算是什麼很龐大

的代價，難道人生除了男人就沒有其他更有意思的東西？比如擁有一棟寫著自己

名字的商業大樓不好嗎？」 
「等妳遇到讓妳心動的男人，妳就會知道花靈契約其實有那麼一點血腥和不人

道。」楚華素擁有一張眉清目秀的臉蛋，他朝她展露笑容，像是韓劇裡那些只要

輕輕勾起嘴角就會響起超浪漫主題曲的迷人男星。 
韓智孝望著對方的兩個酒窩好一會兒，才回過頭盯著鏡子裡的自己。 
但從鏡中可以看見楚華素靠近，而他身上的白玫瑰香氣在她的鼻尖越來越濃烈，

她準備推開他，他的唇已經貼在她耳畔，自顧自地說起話來。 
「我還是決定提醒妳，妳的弟弟在門外偷聽了好一陣子，一個充滿困惑的年輕人

能夠造成的麻煩遠比妳想得多。」 
韓智孝回過頭，果然看見門縫悄悄地開了一角。 
她不悅地轉頭，瞪著楚華素，彷彿在埋怨他為什麼不早點說，楚華素只是抱歉般

的笑了笑，隨後敲了下響指，她的婚紗胸口處立即多了一朵精緻怒放的白玫瑰。 
「有人嗎，幫我拿一杯香檳過來，我需要喝一口。」韓智孝裝模作樣地朝外頭喊，

卻拿起手機，傳了一則訊息給助理 Andrew—— 
當他要發表致詞的時候你就可以打斷他了。 
韓光在門外以鴕鳥的姿勢偷望著裡頭的一切，那個男人是誰的疑問在他心頭盤旋。 
他對自己的性格很有自覺，他任性囂張，稍微不順心就對人張牙舞爪、鬧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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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姊姊跟他截然不同，她總是冷靜強勢，心思都放在事業上，對男人一向沒興趣，

更別提在婚宴現場跟一個俊美大帥哥在新娘房耳鬢廝磨，做出這種萬一被發現會

引起軒然大波的事。 
當他猶豫著要不要推門進去把這瓜吃透澈時，身後傳來了腳步聲，是他的準姊夫

高宰賓。 
韓光有些心虛地站挺身子，見高宰賓抬眉笑，彷彿在問他又幹了什麼好事？他當

機立斷做了護短的決定，大聲跟高宰賓打招呼，並稱讚他的 Valentino 西裝非常

挺拔。 
「你也很帥，哦，媒體在入口背板那邊聚集了，你去拍照了嗎？」高宰賓愉快的

把手放在韓光肩膀上捏一捏，目光隨即挪到門上，「真可惜你爸爸不能來現場看

著這一切。」 
不等韓光回應，高宰賓推開房門，韓光的臉色變得鐵青。 
「沒有人跟你說在交換戒指前碰面是會倒楣的嗎？」韓智孝對著鏡子撥了自己蜷

曲的棕髮，回頭皮笑肉不笑的盯著高宰賓。 
發現房間裡只有姊姊在，韓光疑惑地暗暗打量這裡是否有可以藏人的地方或是暗

門，但除了牆壁還是牆壁，這裡連衣櫃都沒有。 
奇怪欸，人不可能憑空消失吧！ 
但也不可能是他看錯啊，那麼明顯的一個人，他還聽見他們的對話，雖然斷斷續

續不完整，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三個你看我、我看你，平靜無語的沉默底下是各自洶湧翻騰的思緒，直到外

面響起婚顧的叫喚聲，這一切猜忌才被打斷。 
韓智孝盯著她最愛的弟弟，敲了他鼻子，「昨天又玩到很晚了吧，整天不安分，

記住了，你這幾天乖一點，還有待會你多吃東西少說話，其他事情……不用管。」 
韓光腦子還在惦記剛剛聽見的男人聲音，迷迷糊糊地被過來找人的助理李德森帶

到了主桌去。 
 
 
因為賓客過多又都有頭有臉，終於在一個半小時後，新娘韓智孝才在眾人祝福的

眼光中踩過紅色長毯，一步又一步的走向站在前方的高宰賓。 
她就像是高貴又倔強的公主，沒有一絲孱弱，但齊嘉倪從電子螢幕上望著韓智孝

被放大的臉龐，以她們同學那段歲月的了解，知道她臉上的微笑跟快樂絕無關係。 
齊嘉倪有些沮喪，難道出身富貴的她也無法抵擋父母社會加諸在人們身上的枷鎖，

因為年紀要滿三十，便找個條件相當的人進入婚姻嗎？ 
鏡頭轉到笑得溫潤，戴著金絲眼鏡的高宰賓，齊嘉倪看了更沮喪了，就算韓智孝

是迫於年紀或家族壓力結婚，但跟這樣一個身高一百九十公分的大帥哥先婚後愛

也不算委屈，還堪稱超級大禮包啊，誰不希望自己的老公是八塊腹肌的長腿男，

何況還是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公子哥？ 
自己二十九年母胎單身，事業飄搖，她還是同情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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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大學同學，但齊嘉倪跟韓智孝其實並不熟，韓智孝是天之驕女，天生就是

眾人注目的焦點，而她是個育幼院出身，從小到大沒有人在乎的孩子。 
她咬牙考上大學，要負擔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每天忙於課業和打工，對校園活

動參加得少，還有社交這塊是她的弱項，所以她通常遠遠看著韓智孝這類閃亮的

人，羨慕著他們。 
或許是成長經歷的關係，她格外的想要成功，覺得這樣自己或許也能夠得到別人

的愛和在乎。 
當她看到網路小說連載平台舉辦比賽，她連載了第一本書，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眾

人的喜愛也獲得了高額獎金，一夜之間成名給予她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嘗過閃耀的滋味，誰會願意重新變成平凡不起眼的小蝦米？ 
她真的很想要重回巔峰，如果有誰可以給她一個好故事，讓她下筆如有神，要她

付出什麼代價都可以！ 
齊嘉倪舉起一杯紅酒往嘴巴倒，酒液咕嚕嚕的經過喉嚨，轉眼又是一杯。 
齊嘉倪身旁坐著一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 Sabrina，她拿起酒杯敲了齊嘉倪的，望

著台上看戲似地扯了扯嘴角，「不曉得他們能夠好多久。」 
說完她意味深長地看了齊嘉倪，彷彿邀請她加入自己的詛咒聯盟。 
齊嘉倪悠悠地看了 Sabrina，不屑的搖頭。 
Sabrina 惱怒的冷笑，「我都看見妳剛剛喝酒的表情了，妳就不忌妒？女人的羨慕

跟忌妒都是同一件事。」 
「我是為我自己悲哀，但也真心為她高興，唱衰別人不能讓我活得更爽，所以何

必見不得別人好呢。」齊嘉倪看著這個妖嬈的女人，嘆氣說：「妳看妳長得多漂

亮，但一定是身邊沒什麼好人才會讓妳在別人婚禮上說這些有的沒的。我知道有

些人，遠遠沒有妳十分之一的美貌卻有溫和老公還生了可愛的寶寶，那是因為她

們願意用善意對待別人，大家也就樂於跟她們在一起，所以啊，不要這麼尖酸刻

薄，存點好心，說不定感情還會順一點。」 
齊嘉倪盯著此刻憋不出來一句話的 Sabrina，敲了下她的玻璃杯。 
都是這樣的，人人都想得到體貼、帥氣又多金的另一半，可跟撞鬼一樣，聽說的

多了，誰能遇到？於是不甘心，而不甘心到最後，就成為那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

酸的小人。 
「真的讓人好煩躁……」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還是對於人心汙穢的認識，齊嘉倪

心底越來越鬱悶。 
忽然台上高宰賓深情款款訴說著婚姻頌詞的聲音停住，賓客紛紛驚呼、竊竊私語，

還有不知道是誰家的人站起來大喊著—— 
「關掉螢幕！」 
齊嘉倪抬頭一看，這實在不能更難堪了，螢幕高雅的背景圖變成了一張又一張偷

拍照，高宰賓勾著女人走路、擁抱，到了最後一張親吻的畫面，哦……不是最後

一張，接吻的照片可不止一張。 
畫面雖然不算清晰，但齊嘉倪忽然覺得照片中的女人太眼熟，而她附近的賓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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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她這邊看來，她跟著往右看，Sabrina 正趾高氣揚的望著自己，她，就是照片

裡面的人！ 
Sabrina 這時候還不忘回嘴駁斥她，「妳知道什麼，說我忌妒刻薄？那個男人差點

就是我的東西，我怎麼不能說兩句了。」 
齊嘉倪一時無語。 
她的震撼很快就被全場的沉默吞噬，因為在台上的韓智孝跟高宰賓一句話也沒說，

只是互相瞪視著。 
大家都盯著台上的兩人，這沉默的三十秒如果要形容，就像是天空降下巨大燃著

火焰的隕石，因為難以逃脫又太錯愕，所以只能呆呆地望著。 
最後，韓光拍桌起身，打破了沉寂。 
齊嘉倪發現他朝自己走來，明知道對方不是來找自己算帳，卻因為那不善的眼神

而緊張起來。 
韓光走到齊嘉倪桌邊，抄起了紅酒杯。 
齊嘉倪站起身壓低嗓子說：「我提醒你，殺人是犯法的。」 
聽說人在羞恥或憤怒情緒下會做出難以理解的事情，自己一直是他的競爭對手，

他不會是想藉機同歸於盡吧？ 
這做人也得一碼歸一碼啊！ 
正當齊嘉倪想壓住韓光手臂的時候，嘩啦啦的，韓光手上的紅酒杯倒扣，鮮血般

的紅酒灑在了 Sabrina 的腦門上。 
齊嘉倪哎呀一聲，兩隻手放在嘴邊，Sabrina 身上那件粉白裸肩裙一看就不便宜，

毀了！ 
隨即她意識到自己的舉動太像公園大媽，連忙戲劇般甩了頭髮恢復鎮定，但也有

點慌，現在自己要說些什麼嗎？ 
韓光的動靜再一次掀起現場騷動，台上也終於打破詭異的安靜。 
韓智孝指著螢幕，聲音憤慨的說：「這是什麼東西！你說得清楚嗎？」 
讓人覺得微妙的是，這段期間螢幕依舊在輪播著照片，就像那是什麼球賽精彩畫

面不肯停歇地播著。 
高宰賓看著韓智孝手中的麥克風，走近她壓下了麥克風，沒有人能瞧見他嘴角輕

蔑的笑，也聽不見他陰森森的質問：「什麼時候準備的？這樣做對妳有什麼好處。」 
韓智孝眼神非常鎮定，輕輕地把手放在高宰賓的肩膀上，「是你一意孤行自找的。

但是你不要誤會，我沒有打算跟你兩敗俱傷，輸的人只會是你。」 
聽到這句話，高宰賓的牙齒狠狠咬緊、臉頰肌肉抽搐，顯然他憤怒了，但他還來

不及有所反應，韓智孝便換上了另一副表情，泫然欲泣的摔開麥克風，然後「啪」

的一聲，給了高宰賓一巴掌，接著悲痛欲絕的衝下台。 
整場戲一氣呵成。 
悲痛欲絕是後來即時新聞形容韓智孝離場時的詞彙，但此時此刻，在齊嘉倪看來

韓智孝都有點歡欣鼓舞飛下台的味道。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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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背後有著超級劇烈的衝突，單就眼前的照片風波，以韓家這樣的權貴人

家，權衡利弊後當場鬧翻絕不是最好的選擇。 
她懂的道理，韓智孝自然也懂，所以……韓智孝鬧大到底是為什麼呢？ 
周圍鬧哄哄的賓客陸續閃人，這樣不體面的事，上流社會的人們或許熱愛八卦，

但沒人想當其中一個角色，於是不過三、五分鐘，賓客散去一半。 
齊嘉倪想不透眼前鬧劇的真相，但看著眼前的山珍海味，龍蝦冷盤、嫩菲力、鮑

魚羹湯還有糯米栗子銀雞，覺得不吃實在很傻，而且灌多了酒好想喝點熱湯，趁

著大家都走了，她就獨享吧！ 
齊嘉倪非常冷靜地舀起羹，嘗了一口，哇賽！這絕對是小當家才能弄出來的料理，

美味到昏迷！ 
她很快的喝完一碗羹湯，正打量著桌上還有哪碗羹沒被動過，才發覺正對面有一

雙眼睛直勾勾的盯著自己。 
齊嘉倪第一時間意識到自己正舉著湯匙低頭搜尋食物，簡直像是餓死鬼，趕緊挺

直腰桿看著那男人。 
可惜，看來是吃不下去了。 
她深吸一口氣，放下湯匙，對面穿著紅色襯衫的男人卻把他面前未拆保鮮膜的羹

湯放在玻璃轉盤上，轉了半圈送到了她面前。 
她深情的瞄了一眼湯，隨後淺淺一笑，滿臉毫不在意的看著對面眼角上揚的男人。 
健康的小麥色肌膚，還有著自己偏好的清晰下顎線……她立刻推敲起來，這一桌

坐的都是藝文圈人士，以他的外貌，如果是偶像肯定大紅大紫，自己也不可能會

不知道他的名號，所以這男人長得這麼性感又讓人陌生，就只能是模特兒了。 
她舉起紅酒杯喝了一口，故意擺出媚眼如絲的樣子說：「都鬧成這樣，你沒走？」 
「妳不是也留下來了嗎。」 
齊嘉倪太陽穴脹痛了一下，停止進食之後剛剛灌太多的紅酒氣味立刻從喉頭竄出，

她扯了一個敷衍的微笑。 
囂張、大牌脾氣差，還有冷靜的戲碼是她最會的，從小她就這樣，與其去猜別人

在想什麼、煩惱要怎麼跟人相處，擺出一臉不在乎的樣子輕鬆多了，時間久了也

就真的不在乎了。 
紅襯衫男舉起一杯香檳，對齊嘉倪致意，「不用有壓力，肚子餓的話，就繼續吃

東西好了。」 
他說完話自然的切了一口牛排，慢悠悠的放到嘴裡。 
齊嘉倪無語地盯著他，但內心已經啟動了吞口水模式。 
正好是我喜歡的那種嘴唇特別紅的男人，唇上薄下厚，親起來會是什麼感覺？真

可惡，他為什麼完全長在我的審美上啊。 
男人突然說：「想試試嗎？」 
齊嘉倪面紅耳赤的駁斥，「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他的眼神依舊平靜，舉起叉子納悶的說：「我問妳想試試這個牛肉嗎？」 
齊嘉倪望著那塊鮮嫩多汁的肉，痛苦的控制著想要點頭的脖子，但等到回過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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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襯衫男已經坐在她身邊，並且把叉子遞到她面前。 
作為一個對美食和美男沒有抵抗力的人，她張開嘴吃下肉，隨後擺出一臉見過大

風大浪的樣子說：「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但這種搭訕方式太直接了，我還是喜歡

那種含蓄一點的帥……我是說含蓄一點的男生。」 
什麼搭訕？什麼含蓄？ 
男人眉頭微微一皺，「可是，是因為妳的強烈慾望我才出現在這的。」 
嘖！齊嘉倪無語的笑出聲，「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雖然諷刺了句，但她的內心早就慌得像是有一大群動物在奔跑，難道是剛剛看他

的時候露出了色樣嗎？不可能吧，她明明很努力克制了啊！ 
「嗯，對於分辨人類慾望這方面，我確實很有自信。」紅襯衫男伸出左手搭在她

的椅背上，「我也很有信心可以實現妳的願望，要跟我交易嗎？」 
齊嘉倪這下真的嚇到了，這男人是怎麼回事，自己裝成這樣還是被看穿心思？果

然帥哥都不是省油的燈。 
交易，他想做什麼交易，難道…… 
齊嘉倪盯著眼前這個幾乎要貼到臉上了，但仍然帥到沒有瑕疵的男人，她忽然想

通了什麼，哼了一聲冷笑，「原來啊，交易……欸大哥，我雖然單身，也覺得你

確實很帥，但不至於要找一隻鴨子排遣寂寞吧。」 
雖然已經不是十七歲美少女，但也不能用金錢解決第一次體驗吧！她到底散發著

多悲哀的氣質才會吸引這種傢伙！ 
紅襯衫男揚起的眉毛冰凍成了僵硬的弧度，磨了磨牙說：「鴨子？妳才是鴨子。」 
齊嘉倪露出一個「你就裝吧，我不拆穿你」的眼神。 
紅襯衫男調整了一下情緒，重振旗鼓，露出一口白牙輕輕笑問：「我是問妳要不

要跟我做交易，我可以實現妳的心願，比如……」 
隨著話聲，他靠近她的臉頰旁，齊嘉倪聞見一股讓腰間酥軟的玫瑰香氣，濃郁得

令人想把臉埋進他胸膛。 
「妳想要一個能夠讓妳重回事業巔峰的好故事對吧。」 
所有的浪漫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給扼殺了。 
「你說什麼！」難道連路人都能這麼明顯的感受到自己過氣了嗎？ 
一瞬間齊嘉倪感覺腳底發涼，好似有幽靈伸出手，要把她拽進深不見底的深淵。 
齊嘉倪享受過盛名，她出道十年，從前連 IG 上一段文字都有雜誌要付費買版權

刊登，而現在文化娛樂生態改變，別說作家，電影圈大明星都要向流量經濟低頭。 
從前時尚名牌拿著最新款的衣服期盼著她能穿著曝光，現在連主動出借都還是不

合尺寸的，當過鳳凰的人才知道跌落神壇有多難受。 
齊嘉倪狠狠的捏了下手心，指甲戳進肉帶來的疼痛讓她打起精神對眼前的男人一

笑，「喲，你早就瞄準我啦？也是，畢竟我紅了那麼久，你會知道也很合理，婚

禮上單身女子在這種氛圍下容易對戀愛產生憧憬，趁這時候拉近距離，說些我懂

你的願望或傷痛之類的話，稍微無腦一點的小女生就會產生一種『你真明白我』

的感動，但你太小瞧我了吧，姊見過的場面比你看過的動畫片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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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襯衫男第一次露出無語的神情。 
他從沒看過思緒如此天馬行空的人，要說服她談交易實在好麻煩，雖然放棄她找

別人也不是不行，但這樣簡直像跟人類認輸了…… 
「我是花靈，只要妳給我相應的代價，我就能實現妳的願望。」他乾脆開門見山

了，語氣理所當然又認真，「我再強調一次，不是我盯著妳，而是妳強烈的願望

意志才吸引我出現，這是召喚我的條件之一，妳很幸運。」 
齊嘉倪看著眼前的男人，穹頂上奢華的燈光在他雕塑般的臉龐投射出一抹陰影，

他眉毛濃密，形狀鋒利，只是不發一語地回望著她。 
這副美貌確實不像是人類會有的……齊嘉倪覺得如果自己酒再多喝一點，她就要

相信這男人的鬼話了，別說他是花靈，說他是自己祖宗她都信。 
她忍不住戳了下他的臉頰，「你叫什麼名字？」 
他有些意外的撇開頭，又為她的荒唐舉動扯起嘴角笑說：「秦赤一。」 
齊嘉倪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佯裝出那種我一點也沒被你迷住的女王氣勢，「所以

呢，你下一步要跟我談錢了嗎，多少錢陪吃飯，多少錢陪約會，還是多少錢包月？」 
「錢，對我來說沒價值。」 
秦赤一緩緩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微笑，這瞬間齊嘉倪覺得他就像是神話裡面經常

描寫的英俊惡魔，輕輕一個眨眼就能讓整個戰場血肉橫飛的那種。 
「我要的是更夢幻的東西，關鍵是妳願意付出什麼代價來換一個讓妳名利雙收的

故事靈感。」 
齊嘉倪看著他，這瞬間她覺得自己可笑，因為她居然很希望眼前這個人真的是他

口中那個可以實現願望的花靈。 
她隨口說：「既然你不要錢，那你要什麼？我還能給你什麼？」 
秦赤一盯著她的眼眸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低沉的聲音說：「拿真愛來換怎麼樣？」 
齊嘉倪覺得荒謬，但大概是被他身上的玫瑰香氣迷醉，她忽然覺得就當配合著玩

鬧也不是不可以，這段對話還滿有趣的，搞不好可以當成寫作素材。 
齊嘉倪朝他點點頭，滿不在乎的玩笑說：「可以啊，拿摸不到的真愛換一個讓我

滿意的故事，一點也不虧。」 
「妳要想清楚，很多人終其一生只有一段真愛，如果妳把它給了我，或許妳就再

也遇不到對的人了。」 
齊嘉倪為他語氣中的嚴肅而發笑，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是作家，寫作是我的工

作也是我熱愛的事情，如果我再也沒有靈感寫出能讓粉絲瘋狂，讓自己驕傲的作

品，那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惡夢，至於愛情……」 
她連戀愛都沒有談過，還想真愛？真愛在哪，又值多少錢，別笑死人了。 
這樣的話齊嘉倪沒有說，她咬咬嘴唇，輕微的疼痛讓她找回理智決定結束這場對

話，不然再說下去，她搞不好真的會答應什麼亂七八糟的包養交易，可她哪來的

錢啊。 
她站起身，抓起擺在桌上的手機，「你長得這麼好看，去當模特兒、當演員都可

以，不要做那些見不得光的工作，還有搭訕女生的把戲也換一換，不要浪費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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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臉，還花靈咧，你怎麼不說你是鋼鐵人呢。」 
秦赤一坐在椅子上，看著齊嘉倪離開的背影，沒有說話，銳利的眼神亮起笑意，

就在他笑的時候，桌上半開的紅玫瑰開始膨脹，直到變成手心一般的大小，怒放

得妖異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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